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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教育：生命教育不可

偏废的另一端
● 向 麟 邹太龙

摘 要：重大突发事件是审视生命教育得失的反观镜，此次肺炎疫情折射出当前生命教育存在认识
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偏失，突出表现为英雄主义教育的缺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不宜停留于肉身保全
的知识或技能传授的低层样态，而应上升至高阶层面的生命价值追求，引导学生崇尚英雄，争做先锋，赋值

有限人生。重构英雄主义在场的完整生命教育，需要将价值追求纳入常态化的生命教育，选树贴近学生实
际生活的英雄榜样，组织学生参加形式丰富的生死体验，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
关 键 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教育；生命价值；生命教育
课题来源：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向卓越教师培养的课
程整体优化研究”（课题编号：BIA18018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向麟/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德育；邹太龙/湖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
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
怀。”[1]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和家国的精魂，具有穿越时
空的永恒价值，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

主义不会过时，英雄精神不会黯淡，英雄主义教育更

不能丢。[2]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怕牺牲、舍己为
人、乐于奉献等高尚品质，恰好是生命价值的完美写
照，也是生命教育的鲜活素材。而“生命”二字又是贯
穿重大突发事件的主题词，从生命遭受重创到生命的

顽强不息，从生命的守望相助到生命的价值超越，无

不体现了生命的可贵与伟大。[3]由此可见，英雄主义、
生命教育和突发事件因为“生命”的纽带而产生内在
联系，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不可能不兼顾英雄主

义。为此，本文拟就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
生命教育和英雄主义的关系，力图澄清其中的一些偏

激观点和错误认识，让英雄主义在生命教育中占据应

有地位并释放其独特价值。
一、英雄主义在生命教育中的旁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主导型社会，道德主义

的特征十分明显，相比于道德，生命的价值往往被降

格，以致于出现用道德排斥生命的现象，更有甚者，生

命成了彰显道德（以身殉道）的工具。传统儒家文化
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生命和道义“二者不可
得兼”时要“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哪怕
是“朝闻道”，也“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当个人利
益和国家利益发生抵牾时要“舍小家保大家”。深受
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铸就了舍身取义、杀身成
仁、见义勇为、宁死不屈的民族品性，像司马迁的“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反映在学校教育中，英雄
主义也备受重视，很多英雄人物及其英勇事迹都出现

在中小学的课程里面。
然而，新世纪以来掀起的生命教育热潮正冲击着

传统的道德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雄主义的

合理地位，对英雄主义教育形成了一种挤出效应。在
一些人甚至有些学者看来，英雄主义教育有悖于生命

理性，隐含着“生命是无足轻重”的价值取向，是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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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输送一种牺牲型的道德观念，甚至有人将青少年

意外死亡的原因归结为英雄献身精神的误导，认为

“五壮士”淡出教材彰显了生命理性。[4]平心而论，生

命教育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呵护，引导学生珍惜

和敬畏生命，无疑是对传统牺牲型道德的一种有益纠

偏。但是，它在“矫枉”的同时又陷入了“过正”的误区，
过于推崇所谓的生命理性，一味地强调肉体的保全，

可能导致英雄主义成为生命教育中“被遗忘的角落”。
其实，生命教育和英雄主义并非冰炭不同器的二

元世界，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为了帮助学生

确证生命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和人

生信仰。在肉身保全和英雄主义的关系上，我们不能陷
入非此即彼的二级跳跃式思维，完整的生命教育“不仅
要教育学生爱惜生命，也要教育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
生命的价值，敢于为更崇高的东西英勇献身”，[5]二者犹
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英雄主义的缺场，
会导致生命教育的片面化和肤浅化，过于强调生命的

保全和吝惜，可能误导学生形成一种“好死不如赖活
着”的错误认知，将生活等同于“生下来，活下去”，甚至
可能滋长学生形成贪图安逸、畏首畏尾、害怕吃苦、胆
小如鼠的性格缺陷，成为囿于一己私利的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尤其是在物质丰裕的当今世界，青少年的生命
成长更需要英雄主义的滋润和指引。
二、生命教育观照英雄主义的内在理由
和平年代，英雄主义教育丧失了特殊时代背景的

天然土壤，往往被误认为不合时宜，是在向学生传递

一种错误的生命观，因此遭到不少家长和学者的批评

和反对。而在学校的生命教育实践中，英雄主义也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时候处于一种阙如的窘

境。那么，在此背景下，呼唤和提倡英雄主义在生命
教育中的回归，就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前提性工

作———从认识上找寻生命教育必须要观照英雄主义
的内在理由，从而推动学校理直气壮地开展英雄主义

教育。
（一）人之生命具有双重化的典型特征

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双重性，即存

活层面的肉体生命和价值追求层面的人文生命与精神

生命。以求生欲表现出来的生物生命，是初级生命，而
以责任、使命、价值、超越等显现出的精神生命，才是人
之为“人”的那个生命，是生命的高级形式。人尽管以有
限的肉体生命而存活，但又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拘囿，向

往和追求着无限。作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日渐强烈的
生命体，人又时刻面临着如何生的选择，价值、理想、信
仰、意义等问题必然倒逼人们去思考生命的真谛，毕竟
“对自己来说，人是不充分的，如果生命不为我以外的

目的服务，如果生命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生命就没有

意义”。[6]人是超越性、价值性的存在物，追求远大理想
和高尚道德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照此分析理路，关

涉生命价值的英雄主义就必然成为生命教育不可偏废

的另一端。诚然，生命教育需要重视学生肉体生命的保
全与保健，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生命教育更需要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崇尚英雄，学习英雄身上那种舍己为

人、不畏艰险的崇高精神境界，争做为民族复兴大业而
奉献青春的时代新人。
（二）英雄人物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般而言，英雄及其行为会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存在对生命肉体构成威胁甚至是死亡的真实情

境，二是行动主体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三

是超越一己私利的道德追求。从生命的自然之维看，
英雄亦是血肉之躯，也深知生命的脆弱和可贵，但在

生命的精神层面，英雄又超越了物质生命，追求着生

命的厚度和价值。当发现需要守卫比生命更宝贵的
价值并为之献身时，英雄不会表现出对生命的迂执和

悭吝，而是敢于挺身而出，杀身成仁。为了民族大义，
英雄甘愿舍弃肉身，为了信仰和自由，英雄可以坦然

接受“黑的美”，比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英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的雄壮气魄和崇高气节。
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定信仰、远大抱负、顽强

意志、奋不顾身等高尚品质，正是对生命的真正觉解
和最好诠释。可以说，英雄人物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资
源，生命教育不能忽视英雄主义的重要价值，以所谓

的生命理性盲目拒斥英雄是一种简单化的机械思维，

甚至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在为当今严重威胁人类生命

安全的社会问题寻找历史借口！[7]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去体
会和理解整日处在兵荒马乱，忧惧于亡国灭种的前辈

们的梦想，因为这梦想虽已过去，而其意蕴却有助于

面向未来。”[8]而且，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构
成，英雄主义又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死亡教育，带给

学生的是一种正面的敬畏而非消极的畏惧，可以引导

他们领悟生命的可贵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英雄主

义也不能从生命教育中抽离。
（三）当前生命教育存在低层化的误区

新世纪以降，随着教育的人本转向以及各种突发

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推动，生命教育在学界和各级各类

学校都引起了足够重视，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尊重

和保护个体生命的浓厚氛围，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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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型道德的矫正和纠偏。但与此同时，其中也出现
了一种需要警惕和澄清的偏激观点，那就是过于强调

肉身保全的生命理性，将生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认为任何牺牲生命的现象都要避免和反对，甚至提出

“英雄主义教育是践踏生命、对生命置若罔闻的错误
教育”。[9]受此思想的影响，学校的生命教育实践也陷

入了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乃第一要务甚至是全部内容

的误区，生命教育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以普及生命知

识、增强生命意识和掌握逃生技巧为主要内容的安全
教育的低层样态，以致于有校长语出惊人，认为学生

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就是好教育。[10]其实，生命除

了存活层面的物质需要和欲望之外，还有那些值得用

生命去守护的信仰、价值和理想，相应地，生命教育也
就绝不是消极地一味保全自己的生命，用所谓的“生
命理性”刻意地规避崇高、拒绝奉献、否定牺牲，而是
要引导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
三、英雄主义在场的生命教育重塑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英雄主义缺场的生命教育

处于一种残缺不全和简单肤浅的低层样态，它既非生

命教育的全部，更非生命教育的真谛。完整而真正意
义上的生命教育必然也必须要关涉到道德信念、人生
信仰、生命意义和价值追求等超越层面的精神生命，
这当然避不开英雄人物这一重要的生命教育资源，这

样，英雄主义教育就成为生命教育不可偏废的另一

端。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人类思维容易滑入非此即
彼、二元对立的极端，生命教育又可能从合理的“矫
枉”陷入“过正”的泥沼。重塑英雄主义在场的生命教
育，并不是提倡假大空式的高标德育，更不是鼓励学

生成为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道德圣徒，而是对当前生

命教育中存在的被动式和肤浅化误区进行澄清和匡

正，在重视学生肉身保全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生

命的意义，追求人生的价值。
（一）将价值追求纳入常态化的生命教育

从产生背景看，生命教育多是应对社会危机的产

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工具性，在学理层面缺乏理

性审视和通盘考量，其严重后果就是中小学的生命教

育实践存在运动化、被动式和滞后性的弊端，突出表
现为生命教育更多的是随着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

出现或消失而随之开展或暂停。而且，认识上的偏颇
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偏失，由于对生命教育的窄化和片

面理解，人们的视野就主要锁定在保全肉身的“实用”
知识和技能上，而将生命意志、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
旁落一边。比如，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虽然将生命
教育纳入授课内容，但依然局限于应急知识宣传、消
防逃生演练、外出活动安全及自救互救常识教育。

肉身保全和价值追求是生命教育的完整内涵，以

普及生命知识、增强生命意识、掌握自救本领为主要
内容的安全教育只能算是生命教育的低层样态，真正

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还必须跃升至高阶层面的价值追

求。而且，以人生意义安顿和生命价值追求为主要内
容的另一端才是生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更应成为生

命教育的常态。[11]其原因在于，虽然灾难性事件时有

发生，但从概率论上说，偶然事件和突发事故终究不

是常态，相反，生存的困窘、生活的困顿、人生的困惑
以及价值的困境却时刻困扰着我们。所以，常态化的
生命教育除了传授学生必要的保护生命的知识和技

能外，更重要的是关注作为生命原动力和指明灯的生

之意义，培养学生一种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顽强不
屈的生命信念和“人生为一大事而来”的价值追求。
正如鲁洁先生所言：“由教育所培养的人因为不能正
确地懂得‘为何而生’，为此一切‘何以为生’的知识与
本领之发挥也就陷入盲目而难以符合人性之根本。”
[12] 生命教育的终极旨趣和本真意蕴在于提高个体的

生命质量，让每个学生彰显生命活力，体验生命精彩，

实现生命价值。
（二）选树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英雄榜样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或模

仿榜样而学习某种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中小学生正处于思想品德成长的拔节孕穗期，崇拜何

种偶像，效仿什么榜样，认同哪种价值，对其一生成长

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需要为其系好人生第一颗纽
扣，引导他们崇尚民族英雄，争做时代先锋，而不是昙

花一现般的流量明星和频频炫富的“富二代”。但是，
榜样教育又很容易陷入遥不可及、收效甚微的困境，
让学生产生一种“心向往之，但不能至”的疏离感和挫
败感，特别是在“娱乐化”、“泛偶像”的当今世界，学生
的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更趋复杂多元，社会和学校树

立的榜样往往与他们所认同的价值不一致，这有悖于

榜样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理反感

和行为反叛。[13]

青少年有模仿榜样的倾向，榜样的德育功能不容

忽视，教育工作者需要遵循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和品德

发展规律，凸显榜样人物的鲜活个性，选树富有时代

特色、符合学生认知特点、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英雄
榜样。此次疫情抗击中涌现在青少年身边的感人事
迹都是平凡人诠释和追求生命价值的真实写照，是一

部鲜活的英雄主义教材。当目睹白衣天使们脸上的
压痕、手上的红斑、头上的短发，看见志愿者们昼夜奔
波的疲惫身影，青少年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英雄并不

遥远，也不是少数英豪的专利，平凡人和英雄之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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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的鸿沟，即便生而平凡，只要敢于挺身而出，平

凡人也可以成为学习的榜样。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此
为契机，选树战“疫”英雄，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英雄精
神照亮前进之路。
（三）组织学生参加形式丰富的生死体验

生命和死亡是一对互为前提、相反相成的概念，
孔子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
实也可以反问道：“未知死，如何生？”倘若没有死亡，
生命不会显得弥足珍贵，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关于
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14]这便是“向死而生”的哲理。其实，痛苦、死亡、灾难、
公共危机事件都是生命教育重要的内容、途径和策
略，认识死亡有助于“帮助人们澄清、培养、肯定生命
中的基本目标与价值，通过死亡的必然性来反思生命

的意义及其价值。”[15]

包括此次肺炎疫情在内的灾难性事件让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死亡教育不能旁落于生命教育的视

野之外，教育工作者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重

视和开展死亡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死亡，一

则可以避免因重大危机事件的降临而产生惶惶不可

终日的心理恐慌，二则可以预防在面临生死抉择时

（尤其是国家危难之际）过于强调肉身保全而沦为道

德懦夫，敢于为了民族大义而奋不顾身，正如孟子所

讲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
子上》）具体而言，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死
亡教育：一是引导学生在特定日期参加扫墓、祭祖等
活动；二是带领学生参观产房、殡仪馆、养老院等与生
老病死相关的场所；三是组织学生参加集科普、休闲、
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 VR自然灾害体验馆，从中感受
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如地震的“天翻地覆”、台风的“横
行无忌”、海啸的波涛汹涌。[16]通过这些形式丰富的生

死体验，学生除了掌握一些救生本领外，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生命内涵、价值的理解会更加刻骨铭心，更能
真正领悟死亡的奥秘和生命的可贵，才不会上演厌世

轻生的悲剧，也才不会出现欺凌或伤害同学的行为。
（四）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

作为一种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

教育活动，研学旅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独特

教育形式，为学校德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开
辟了新途径。[17]其中，强调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研学

旅行是促进学生品德成长的催化剂，也是进行英雄主

义教育的天然实践场所。通过现场还原、体验参与和
躬亲实践，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英

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深刻感知当下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珍
惜生命、崇尚英雄、追求价值的良好品质。[18]而且，这

种融认知、身体和环境于一体的具身学习所产生的实
际效果远非课堂、教师和书本所能比拟，比如，当学生
置身于革命英雄纪念馆时，其心中荡起的崇敬之情和

践行之志，就不是书本上抽象干瘪的榜样所能激发

的。[19]由此可见，红色研学旅行活动对于中小学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地方
和学校需要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的指导下因地制宜，遵循本地化或近地化原则，充分

利用已有的红色资源，开展符合域情、校情和生情的
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具体而言，可以组织学生祭扫
革命烈士陵园、瞻仰英烈战斗遗迹、到访英雄故里，还
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抗战主题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
适时、适机、适境地向学生渗透革命英雄主义，让英雄
事迹和英雄精神在中华大地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
[1]金一南.英雄就是脊梁[N].解放军报，2019-12-18（010）.
[2]邹太龙.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不能丢[J].中国德育，2017，（13）.
[3][11]邹太龙.公共危机事件下的生命教育:反思与重构[J].思想政

治课教学，2020，（03）.
[4]周士君.“五壮士”淡出教材彰显生命理性[J].教学与管理，2005，

（22）.
[5]刘次林.英雄·生命·道德———兼议生命教育的误区[J].教育发展
研究，2009，（06）.

[6]A·J·赫舍尔.人是谁[M].魄仁莲，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452.

[7]张正江.革命英雄故事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J].当代教育
科学，2006，（04）.

[8]张晓川.百年中国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9]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71.
[10]教育就是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N].楚天都市报，2011-05-

25（01）.
[12]鲁洁.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04）.
[13]殷雪，高德胜.对榜样以及榜样教育的再思考[J].中国德育，

2012，（06）.
[14]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2:74.

[15]Corr，C. A.，Nabe，C. M.，& Corr，D. M. Death & Dying，
Life & Living（6th edition）.Cengage Learning，2009:17-18.

[16]易连云，邹太龙.教师生命教育的缺场与重构[J].当代教育科
学，2015，（02）.

[17]徐明波.研学旅行的德育创新与实现路径[J].思想政治课教学，
2019，（04）.

[18]赵庭，赵广忠.探索红色研学旅行的沂南模式———访山东省沂
南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李道宽[J].中国德育，2018，（05）.

[19]邹太龙.中小学研学旅行亟须处理好五对关系[J].教育理论与
实践，2019，（11）.

（责任编辑：金传宝）

专 题

84- -


